《初期大乘》第03章第1節(p.0109-p.0125)

第三章、本生．譬喻．因緣之流傳

第一節、與佛菩薩有關的聖典
釋開仁編．2006/9/6
第一項、九（十二）分教的次第成立

一、大乘思想的主要來源
菩薩發心、修行、成佛，是大乘法的主要內容。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，這三部聖典，就是大乘思想的主要來源。
二、從九分教或十二分教中可以明了大乘思想的淵源

如依四《阿含經》〔或加上《雜藏》或《小部》〕及《律藏》，對大乘思想的淵源，不能充分明了。如依佛法的另一分類，九分教或十二分教（或譯「十二部經」），十二分教中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等部，理解其意義與成立過程，對大乘思想的淵源，相信會容易明白得多！
三、九分教與十二分教
（一）九分教：
１、修多羅（sutta，sUtra）
２、祇夜（geyya，geya）
３、記說（veyyAkaraNa，vyAkaraNa）
４、伽陀（gAthA）
５、優陀那（udAna）
６、本事（itivuttaka，itiyuktaka，itivRttaka）（或譯為如是語）
７、本生（jAtaka）
８、方廣（vedalla，vaipulya）（或譯為有明）
９、未曾有法（abbhutadhamma，dbhutadharma）
（二）十二分教： 
１０、譬喻（avadAna）
１１、因緣（nidAna）
１２、論議（upadeza）
※九分教與十二分教，名目與先後次第，九分與十二分的關係，古今來有很多異說。這裡不加論述，只依我研究的結論，作簡略的說明。

四、修多羅、祇夜、記說、優陀那、伽陀──五種分教較早成立
（一）釋尊入涅槃後，弟子們為了佛法的住持不失，發起結集，即王舍城結集。當時是法與律分別的結集，而內容都分為二部：「修多羅」、「祇夜」。

１、法義方面，
有關蘊、處、緣起等法，隨類編集，名為「相應」。為了憶持便利，文體非常精簡，依文體──長行散說而名為「修多羅」（經）。
這些集成的經，十事編為一偈，以便於誦持。這些結集偈，也依文體而名為「祇夜」。其後，又編集通俗化的偈頌（八眾誦），附入結集偈，通名為「祇夜」。
這是原始集法的二大部。

２、律制方面，也分為二部分：
佛制的成文法──學處，隨類編集，稱為波羅提木叉的，是「修多羅」。
有關僧伽規制，如受戒、布薩等項目，集為「隨順法偈」，是律部的「祇夜」，為後代摩得勒伽及犍度部的根源。
※這是原始結集的內容，為後代結集者論定是否佛法的準繩。

（二）佛法在開展中：
１、偈頌方面，
不斷的傳出，有些是邊地佛教所傳來的。依性質，或名「優陀那」──自說，或名「伽陀」。起初，這些都曾總稱為「祇夜」，後來傳出的多了，才分別的成為不同的二部。

２、長行方面，
或是新的傳出；或是弟子們對固有教義的分別、問答；或是為了適應一般在家弟子所作的教化。這些「弟子所說」、「如來所說」，名為「記說」。記說，形式是分別與問答；內容著重在對於深隱的事相與義理，所作顯了的、明確的決定說。

※上來的「修多羅」、「祇夜」、「記說」──三分，綜合起來，就與《雜阿含經》
──《相應部》的內容相當。

※上來五種分教〔修多羅、祇夜、記說、優陀那、伽陀〕，是依文體而分別的，成立比較早。

五、本事、本生、方廣、甚希有事──後四分教繼續依內容而分別

不久，又有不同的分教傳出。

（一）法義方面，
或依增一法
而編集佛說，沒有說明是為誰說的，在那裡說的，而只是佛為比丘說，名為「本事」（或作「如是語」）。
或繼承「記說」的風格，作更廣的分別，更廣的問答，也重於深義的闡揚，名為「方廣」（或作「有明」）。

（二）此外，還有有關過去生中的事。或（《順正理論》所說）「自昔展轉傳來，不顯說人、談所、說事」的，
也名為「本事」。本事或譯作無本起，就是不知道在那裡說，為誰說，而只是傳說過去如此。

又有為了說明現在，舉出過去生中，曾有過類似的事情。最後結論說：過去的某某，就是釋尊自己或弟子們。這樣的宣說過去生中事，名為「本生」。

※「本事」與「本生」，都是有關於過去生的事。

（三）又有佛與大弟子，所有特殊的、希有的功德，名為「甚希有事」。

（四）後四分〔本事、本生、方廣、甚希有事〕，是依內容而分別的。「本事」、「本生」、「甚希有事」，都是些事實的傳說。

六、九分教成立完成於第二結集
佛滅一世紀，聖典已綜合為「九分教」。九分教，不只是文體與性質的分別，在當時是確有不同部類的。應該是第二結集的事吧！

（一）原始的「修多羅」、「祇夜」、「記說」──三分，已集為《相應部》。

三分的後起部分，及「本事」、「方廣」等，分別的編為《中部》、《長部》、《增支部》。

「祇夜」，被解說為重頌；「優陀那」與「伽陀」等偈頌，極大多數沒有被編集進去。

（二）律制方面，《波羅提木叉經》有了分別解說，與「記說」的地位相當。

《摩得勒伽》成立了，但還沒有進一步的分類編集，成為犍度等別部。

律典的集成，比經典要遲些。

※在當時，有九分教的部類，但還沒有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、「論議」。這不是說沒有這樣性質的經典，而是還沒有集成不同的部類。

◎如《長部》的《大譬喻經》，就是「譬喻」。

◎漢譯《長阿含經》作《大本經》，而經上說：「此是諸佛本末因緣。……佛說此大因緣經」，
那是「譬喻」（本末）而又是「因緣」了。

七、銅鍱部但立九分教

銅鍱部是但立九分教的，但《小部》中有《譬喻》集；在《本生》前有《因緣》；《義釋》就是「論議」。其實早期的「論議」，如MahApadesana，已被編入《增支部》了。

八、九分教與十二分教只是部派間分類的不同

所以在九分教以上，加「譬喻」等三分，成為十二分教，並非新起的，而只是部派間分類的不同。後三分中，「譬喻」與「因緣」，都是傳說的事實。

第二項  本事．本生．譬喻．因緣
一、十二分教中與佛及菩薩道有關的四分教

十二分教中敘事的部分──「本事」、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，都與佛及菩薩道有關，「本生」與「譬喻」的關係更大。
二、本事

敘事而稱為「本事」的，是「自昔展轉傳來」的過去事。

◎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6（大正27，660a）說：「本事云何？謂諸經中宣說前際所見聞事。如說：過去有大王都，名有香茅，王名善見。過去有佛，名毘缽尸，為諸弟子說如是法。過去有佛，名……迦葉波，為諸弟子說如是法。如是等」。

    《大毘婆沙論》所說的過去事，有二類：

（一）印度國族的古代傳說：

香茅城KuZAvati善見王SudarZana
那末黎努ReNu與大典尊MahAgovinda
堅固念王DRDhanemi
摩訶毘祇多王MahAvijita
釋迦族WAkya與黑族KaGhAyana
大天王MahAdeva與尼彌王Nimi等，都應該是「本事」。

（二）過去佛事：

所舉毘婆尸佛VipaZyin等七佛為弟子說法，與《大般涅槃經》所說，七佛為弟子說戒經，名伊帝目多迦（即本事）相合。以此為例，那末尸棄佛Sikhi弟子事，羯句忖那佛Krakucchanda弟子事，都應該是「本事」。

※「本事」，本為印度民族傳說的佛教化，擴展為更遠的過去佛事。

三、本生
本生音譯為闍多伽、闍陀等。
（一）《成實論》卷1說：「闍陀伽者，因現在事說過去事」（大正32，245a）。
（二）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6說：「本生云何？謂諸經中，宜說過去所經生事，如熊、鹿等諸本生經。如佛因提婆達多，說五百本生事等」。（大正27，660a）
四、本生與本事的差別
（一）《順正理論》卷44云：「依現在事起諸言論，要由過去事言論究竟」(大正29，595a)。從現在事說到過去事，又歸結到過去的某某，就是現在釋尊自己或弟子。
（二）「律部」所傳的本生，通於佛及弟子，或善或惡。

（三）「經部」所傳的過去事──傳說的印度先賢或民間故事，一部分被指為釋尊的前生。如大典尊婆羅門、大善見王MahAsudarzana、
青年JoTipAla、
剎帝利灌頂王。
這都是指傳說的過去事，為釋尊的「本生」。
（四）「本事」而化為「本生」的傾向，漢譯的《中阿含經》，極為普遍。如大天王，
頂生王MAndhAtR，
隨藍長者VelAma，
阿蘭那長者Araka，
善眼大師Sunetra等，
都說「即是我也」，成為釋尊的本生。
（五）「本事」而轉化為「本生」，起初是為了說明：先賢雖功德勝妙，而終於過去（不究竟）；現在成佛，才得究竟的解脫。融攝印度的先賢盛德，引歸到出世的究竟解脫。也就因此，先賢的盛德──世間的善業，成為佛過去生中的因行，菩薩道就由此而引發出來。
（六）此外，律師所傳的佛（釋尊）的本生，雖也有王、臣、長者、婆羅門，而平民、鬼神、旁生──鹿、象、鳥等，也成為釋尊的前生：這是印度民間傳說的佛化。
（七）釋尊的「本生」，越傳越多，南方錫蘭所傳的，《小部》有《本生》集，共五四七則。我國所傳的，如康僧會譯的《六度集經》；支謙譯的《菩薩本緣經》；竺法護譯的《生經》。但究竟有多少本生，沒有確定的傳說。
五、譬喻

譬喻是梵語阿波陀那的義譯。

（一）依《大毘婆沙論》所引──《長譬喻》、《大譬喻》、《大涅槃譬喻》，
或解說「譬喻」的原始意義，是光輝的事跡，這是大致可信的。然而，「譬喻」在北方，通於佛及弟子，也通於善惡。

（二）這些「譬喻」，又與業報因緣相結合；「譬喻」與「因緣」的部類，有些是不容易分別的。如《大譬喻經》，或作《大因緣經》，就是一例。

（三）與「因緣」結合的「譬喻」，在當時的通俗弘法，引用來作為事理的證明，所以或譯為「譬喻」、「證喻」。

（四）《大智度論》提到「菩薩譬喻」，
這是與佛菩薩思想有關的。

１、考銅鍱部所傳，《小部》有《譬喻》集，都是偈頌，分「佛譬喻」，「辟支佛譬喻」，「長老譬喻」，「長老尼譬喻」。

（１）「佛譬喻」為佛自說的，讚美諸佛國土的莊嚴；末後舉十波羅蜜多，也就是菩薩的大行。

（２）「辟支佛譬喻」，是阿難說的。

（３）「長老譬喻」五四七人；

（４）「長老尼譬喻」四０人。

這是聲聞聖者，自己說在往昔生中，見佛或辟支佛等，怎樣的布施、修行。從此，多生中受人天的福報，最後於釋尊的佛法中出家，得究竟的解脫。

２、據此來觀察說一切有部的傳說，在《根有律藥事》中，雖次第略有紊亂，而確有內容相同的部分。《藥事》這一部分，可分二大章：

（１）佛說往昔生中，求無上正覺的廣大因行。又分二段：

先是長行，從頂生王到陶輪師止。

次是偈頌，與《小部》的「佛譬喻」相當。

接著，有氈遮CiJcA外道女帶盂謗佛一節，
是長行，與上下文都不相連接。就文義而論，這是錯簡，應屬於末後一段。

（２）佛與五百弟子到無熱池Anavatapta，自說本起因緣。

先說舍利弗與目犍連神通的勝劣。

次由大迦葉等自說本業，共三十五人，都是偈頌，
與《小部》《譬喻》的「長老譬喻」，為同一原型的不同傳承。

末後，佛自說往昔的罪業，現受金鎗、馬麥等報。

※「菩薩阿波陀那」
，就是佛說往昔的菩薩因行部分，這是菩薩思想的重要淵源。

六、因緣

（一）一般的說，佛的說法與制戒，都是有因緣的──為誰說法，為誰制戒。然原始結集，但直述法義與戒條，〔A〕說法與〔B〕制戒的因緣，是在傳授時說明而流傳下來的。這樣的因緣，是沒有特殊部類的。

〔A〕說法的因緣

有些偈頌（說法），不知道是怎樣說的，於是有因緣。

１、如「義品因緣」，即漢譯《義足經》的長行。

２、如《小部》《波羅衍那品》（《彼岸道品》），在正說一六章以前，有「序偈」；

３、《小部》《那羅迦經》，也有「序偈」。

這是說法──偈頌的「因緣」。

〔B〕制戒的因緣，
律部中
１、分別說部系中，

（１）迦葉維師KaZyapIya稱佛傳為《佛往因緣》；

尼沙塞師MahIZAsaka稱為《毘尼藏根本》。

分別說部系的佛傳，是淵源於律藏而別組織的。

（２）《銅鍱律》從釋尊成佛說起，

度五比丘，攝化出家眾，「善來受具」，「三歸受具」。

度三迦葉、舍利弗、目犍連，在王舍城制立白四羯磨的「十眾受具」。

（３）《五分律》從釋迦族遷移到雪山下說起；
《四分律》從劫初眾所舉王說起，都說到「十眾受具」止。

※這是建立僧伽的「因緣」。

２、說一切有部律，著重於破僧的「因緣」。從（眾許王或）佛誕生說起，到迦毘羅度釋種及提婆達多止，為後來破僧的「因緣」。
所以《根有律破僧事》，前九卷就是佛傳。

３、大眾部的佛傳，名為《大事》，也從律藏中別出。

※這樣，佛的傳記，是出於律的（建僧或破僧）「因緣」，而發展編集所成的。

（三）南傳《小部》的《本生》，前有「因緣」，分「遠因緣」、「次遠因緣」、「近因緣」。從然燈佛DIpaMkara時受記說起，到成佛，轉法輪，回祖國化度，成立祇園止。
在祇園說《本生》，所以這是本生的「因緣」。

（四）律中的「因緣」，與「本生因緣」，都是佛的傳記。在佛傳中，發現佛陀超越世間的偉大。

第三項  傳說──印度民族德行的精華
一、現有的文獻無法充分理解大乘思想的形成過程

古代部派眾多，不同部派的聖典，不曾保存下來的，當然很多。所以依此僅有的資料，不能充分理解大乘思想的形成過程，只能說發現其淵源而已。

二、本事、本生、譬喻、因緣是可以相通的

◎「本事」、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，有關釋尊過去生中的事跡，多少是可以相通的。

◎過去生中事──「本事」，如解說為釋尊的過去事，那「本事」就成為「本生」了。「譬喻」是賢聖的光輝事跡；屬於釋尊的「譬喻」，從過去到現在，都是「譬喻」。釋尊過去生中的「譬喻」，就與「本生」、「本事」相通。「因緣」的含義極廣，約某人某事說，就與「譬喻」沒有多大的差別。如「因緣」而說到釋尊過去生中事，也就與「本事」、「本生」的內容相通。在後代，這些都是用來作為通俗教化的資料，或稱為「譬喻」，或稱為「因緣」，都是一樣的。所以日本編集的《大正藏》，泛稱這些為「本緣部」，倒是個適當的名詞！

三、第二結集時的集錄部分

◎經部已集成四《阿含》；當時的「本事」、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，已編集在內。

◎律部已集成「經分別」；「犍度」的母體──「摩得勒伽」，也已部分集錄，裡面也有少數「譬喻」與「本生」。

四、第二結集後的流傳更多

此後，有關釋尊的「本事」（又「本生」化了）、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，更多的流傳出來。

１、有部
後來傳出的，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，曾廣泛的編集進去。

◎《大智度論》卷100（大正25，756c）說：「毘尼……有二分：一者，摩偷羅國毘尼，含阿波陀那、本生，有八十部誦。二者，罽賓國毘尼，除卻本生，阿波陀那，但取要用，作十部」。

說一切有部有二部律：《十誦律》與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八十部律。
◎《根有律》包含了很多的阿波陀那（「譬喻」）與「本生」，《十誦律》卻少得多。如《根有律》的「菩薩譬喻」，《十誦律》就沒有。
◎《十誦律》近於早期的說一切有部律；早於《根有律》，而不是從《根有律》節略出來的。

２、銅鍱部
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，銅鍱部集在《小部》中。但覺音的《長部》注《吉祥悅意》說：長部師的《小部》，是沒有《譬喻》、《佛種姓》、《行藏》的。
《佛種姓》是過去佛史。《行藏》是敘述菩薩的大行，這都是佛與菩薩的事。

※《十誦律》沒有，長部師不集在《小部》內，可見成立要遲一些。

五、後起的本事等沒有取得與經、律的同等地位

早期的集在經、律以內，後起的或編在律中，或編在經──《小部》中，或散在經、律以外。散在經、律以外，不是沒有這些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，而是沒有取得與經、律的同等地位，因為這只是傳說如此。

◎《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》卷1（大正23，509b）說：「凡是本生、因緣，不可依也。此中說者，非是修多羅，非是毘尼，不可以定義」。

◎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83（大正27，916b）也說：「然燈佛本事，當云何通？答：此不必須通。所以者何？此非素怛纜、毘奈耶、阿毘達磨所說，但是傳說；諸傳所說，或然不然」。

    　　→釋尊前生，遇到然燈如來，蒙授記未來作佛，號釋迦牟尼這是部派間公認的「本生」。但這是傳說，傳說是可能誤傳的，所以說「或然（或）不然」。

※說一切有部以為：
這類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，是傳說，所以不在三藏以內（然燈佛「本生」，《四分律》攝在律內）。傳說是可能誤傳的，所以不能引用為佛法的定量（準繩）。從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等的傳說性來說，說一切有部的見地，是富有理性而不是輕率的信賴傳說。

六、現有聖典中的傳說是假設的

    在現有的聖典中，這些傳說──「本事」、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，都敘述得明白：在那裡說，為什麼人說。其實，這是假設的，並非實際如此。

◎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25（大正24，328c）說：「當來之世，人多健忘，念力寡少，不知世尊於何方域城邑聚落，說何經典？……若說昔日因緣之事，當說何處？應云婆羅豇斯，王名梵授，長者名相續，鄔波斯迦名長淨：隨時稱說」。

    　→「昔日因緣之事」，就是過去生中事。這些傳說，雖傳說中可能有誤，但當時都推為佛說的。在婆羅豇斯VArANasI說，為梵授王Brahmadatta等說，都是假設的。婆羅豇斯，在釋尊以前，早就是印度的宗教聖地；梵授王是傳說中的印度名王。所以說過去因緣事，不妨說在婆羅豇斯，為梵授王等說。這如不知制戒因緣，說是六群比丘，或其中一人，總是不會不合的一樣。所以這些人名、地名，都是假設的代表人物，不能就此以為是真實的。
※關於過去生中的傳說，說一切有部保留下這些意見，比起其他部派，的確是高明一著！

七、傳說不一定正確，但不能不承認是佛說

１、有關釋尊過去生中的傳說，自佛涅槃後，特別是第二結集（佛滅一世紀）後，更多的傳說出來。這是過去事，在佛教徒的心目中，除了釋尊，還有誰能知道呢？雖然來歷不明，傳說也不一定正確，不一定一致，但不能不承認是佛說：這是部派佛教的一般意見。

２、釋尊在世時，弟子們只是承受佛的教誨而努力修學。釋尊的現生事──誕生、出家、修行、成佛、轉法輪、入涅槃，當然會傳說於人間。過去生中事，大概是不會去多考慮的。

但是涅槃以後，由於誠摯的懷念戀慕，在佛陀遺體、遺物、遺跡的崇敬供養中，釋尊的崇高偉大，超越於一般聲聞弟子，漸深深的感覺出來。傳說阿育王時，大天的唱道五事，一部分正是佛與聲聞平等說的批判。
佛是無師自悟的，智慧與能力，一切都不是弟子們可及的。為什麼呢？在生死流轉相續的信念，因果的原理下，惟有釋尊在過去生中，累積功德，勝過弟子們，所以成佛而究竟解脫時，才會優缽曇花那樣的偶然出現，超過弟子們所有的功德。
佛的功德勝過聲聞弟子，佛在前生的修行也勝過聲聞弟子，這也是各部派所公認的。佛教界存有這樣的共同心理，於是不自覺的傳出了釋尊過去生中的修行事跡，可敬可頌，可歌可泣的偉大行為。
這裡面，或是印度古代的名王、名臣、婆羅門、出家仙人等所有的「至德盛業」；或是印度民間傳說的平民、鬼神、鳥獸的故事，表示出難能可貴的德行（也許是從神話來的；可能還有波斯、希臘等成分）。
這些而傳說為釋尊過去生中的大行，等於綜集了印度民族德行，民族精神的心髓，通過佛法的理念，而表現為崇尚完美的德行。惟有這樣的完人，才能成為超越世間一切眾生的佛，成為圓滿究竟的佛。
所以這些傳說，是佛教界共同意識的表現，表達出成佛應有的偉大因行。

這樣的偉大因行，不只是個人的解脫，是遍及世間，世間的一切善行，都是佛法。

� 相關資料請參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九章。


� 詳見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（第八章至十二章）。〔結論：pp.621-627〕


  另外，前田惠學著《原始佛教聖典の成立史研究》pp.181-549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成果，值得參考，其中有關漢譯論文的九或十二分教的資料，提供如下：（pp.224-225）


  [1] 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6，大正27，659c以下。


  [2] 《大智度論》卷33，大正25，306c以下。


  [3] 《成實論》卷1，大正32，244c以下。


  [4] 《大般涅槃經》(北本)卷15，大正12，451b以下。


  [5] 《出曜經》卷6，大正4，643c以下。


  [6] 《瑜伽師地論》卷25，大正30，418b以下；卷81，大正30，753a以下。


  [7] 《顯揚聖教論》卷6，大正31，508c以下；卷12，大正31，538b以下。


  [8] 《大乘阿毘達磨集論》卷6，大正31，686a以下。


  [9] 《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》卷11，大正31，743b以下。


  [10] 《順正理論》卷44，大正29，595a以下。


  [11] 覺音：《律註》I，p.27；《長部註》I，p.23-24；《中部註》II，p.106；《法集論註》p.26。


� 水野弘元《佛教文獻研究》p.434：


[1] 佛告二比丘：「汝等持我所說修多羅，祇夜，受記，伽陀，優陀那，尼陀那，阿波陀那，伊帝目多伽，闍多伽，毘富羅，阿浮多達摩，優波提舍等法，而共諍論，各言：汝來！試共論議，誰多、誰勝耶」？(《雜阿含1138經》大正2，300c)


[2] 佛復告言：汝若解我所說修多羅、祇夜、授記、說偈、優他那、尼他那、伊帝目多伽、本生、毘佛略、未曾有、優波提舍、本事是十二部。汝若讀誦，令通利者，是等經中，為有勝負以不？…(《別譯雜阿含113經》大正2，415a-b)


[3] 舍利弗！拘樓孫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葉佛，廣為弟子說法，無有疲厭，所謂修多羅、祇夜、受記、伽陀、憂陀那、尼陀那、育多伽婆、本生、毘富羅、未曾有、阿婆陀那、憂波提舍。結戒說波羅提木叉。([化地部]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1，大正22，1c)


※《別譯雜阿含113經》與[化地部]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有密切關係。


另外：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481：「然在「四阿含」沒有完成以前，「九分教」的類別，已經組成。在《中部》，尤其是《增支部》，所集錄的經法中，充分表示了「九分教」的已經成立。」其理由，為：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482，n.5：《雜阿含經》卷41（大正2‧300c），《長阿含經》卷12（大正1‧74b），都有「十二部經」說。然與之相當的《相應部》「迦葉相應」（日譯南傳13‧299-302）；《長部》《清淨經》（日譯南傳8‧163-165），都沒有分教的明文。


� 「增一法」，詳參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552。


� 《順正理論》卷44（大正29，595a）。


� 本事與本生之差別，詳參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624。


� 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253用漢譯四阿含經為佐證。


� 《長阿含經》卷1《大本經》（大正1，10c）。


� 《增支部》「四集」（日譯南傳一八‧293-297）。


  水野弘元《佛教文獻研究》p.563：《增壹阿含經》對十二分教等，沒有固定明確的成分，令人覺得它不立足於特定的部派。舉例如下：


  [1] 彼云何比丘雷而不雨？或有比丘高聲誦習，所謂契經、祇夜、受決、偈、本末、因緣、已說、生經、頌、方等、未曾有法、譬喻，如是諸法，善諷誦讀，不失其義，不廣與人說法，是謂此人雷而不雨。……復不修行契經、本末、授決、偈、因緣、譬喻、生經、方等、未曾有法，然從他承受，亦不忘失，好與善知識相隨，亦好與他說法，是謂此人雨而不雷。(《增壹阿含10經》卷17，大正2，635a)


  [2] 十二部經如來所說，所謂契經、祇夜、本末、偈、因緣、授決、已說、造頌、生經、方等、合集、未曾有，及諸有為法、無為法，有漏法、無漏法，諸法之實不可沮壞。(《增壹阿含5經》卷21，大正2，657a)


  [3] 云何比丘知法？於是比丘知法，所謂契經、祇夜、偈、因緣、譬喻、本末、廣演、方等、未曾有、廣普、授決、生經。若有比丘不知法者，不知十二部經，此非比丘也。以其比丘能解了法故，名為知法。(《增壹阿含1經》卷33，大正2， 728c)


  [4] 云何比丘擇道行？於是比丘於十二部經擇而行之，所謂契經、祇夜、授決、偈、因緣、本末、方等、譬喻、生經、說、廣普、未曾有法，如是比丘知擇道行。(《增壹阿含1經》卷46，大正2，794c-795a)


  [5] 世尊重告諸比丘曰：汝等當知！若有愚人習於法行，所謂契經、祇夜、偈、授決、因緣、本末、譬喻、生、方等、未曾有、說、廣普，雖誦斯法，不解其義，以不觀察其義，亦不順從其法，所應順法終不從其行。(《增壹阿含8經》卷48，大正2，813a)


� 導師認為相關定義，可從近於古義的《大毘婆沙論》作為考證，詳參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622。


� 「我憶六度埋舍利於此。而（善見）王住轉輪王法，……第七埋舍利於此。如來（今者）第八埋舍利於此」---《長部》（七）《大善見王經》（日譯南傳七‧201）。


� 「爾時青年JotipAla，即是我也」---《中部》（八一）《陶師經》（日譯南傳一一上‧72）。


� 「我於前生，為剎帝利灌頂王」---《相應部》「蘊相應」（日譯南傳一四‧226）。


� 《中阿含經》卷14（大正1，515a）。


� 《中阿含經》卷11（大正1，495c）。


� 《中阿含經》卷39（大正1，678a）。


� 《中阿含經》卷40（大正1，684a）。


� 《中阿含經》卷2（大正1，429b）。


� 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26（大正27，660a）。


� 《大智度論》卷33（大正25，307b）。詳參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604-605。


� 《譬喻》「佛譬喻」（日譯南傳二六‧1-10）。


� 《譬喻》「辟支佛譬喻」「日譯南傳二六‧12-27）。


� 《譬喻》「長老譬喻」（日譯南傳二六‧28；二七‧354）。


� 《譬喻》「長老尼譬喻」（日譯南傳二七‧357-514）。


�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12-15（大正24，56b-73c）。


�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15（大正24，73c-75c）。


�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16（大正24，76a-b）。


�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16（大正24，76c-78a）。


�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16-18（大正24，78a-94a）。


�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18（大正24，94a-97a）。


� 參見印順法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604：「菩薩阿波陀那」：《律藏之研究》以提婆達多（Devadatta）「本生」中，有關釋尊的，推定為「菩薩阿波陀那」。(詳參平川彰《律藏之研究》（p.398-p.402）。


� 《小部》《經集》《彼岸道品》（日譯南傳二四‧370-386）。


� 《小部》《經集》《大品》（日譯南傳二四‧258-263）。


� 《佛本行集經》卷60（大正3，932a）。


� 《銅鍱律》《大品》（日譯南傳三‧1-99）。


� 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15-16（大正22，101a-111b）。


� 《四分律》卷31-33（大正22，779a-c）。


�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》卷1-10（大正24，99a-147b）。


� 《本生》「因緣」（日譯南傳二八‧1-203）。


� 詳參《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》p.81。


� SamaGgalavilAsinI, I.P.15


�五事中的「無知」、「猶豫」，說明聲聞聖者的煩惱不盡，即表示佛的超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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